
分钟。

初春的西子湖畔，桃花开得艳丽，

柳芽绿得可人。我晨起漫步苏堤，展目

远眺，丝丝雾气在湖面上飘荡，水中小

岛若隐若现，恍恍惚惚，我觉得《庄

子》书中所描绘的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

人居焉”之景已再现人间。

死亡问题的。

人生是如此美好，不过，我此次赴

杭州，并非是来享受人生的，而主要是

来谈人生的另一极

年 月，“海峡两岸临终关怀学术

讨论会”在杭州的富华大酒店开幕，我

在会上就中国传统死亡智慧与现代死亡

学教育问题讲了近

我以为，现代人在死亡方面出现的

许许多多问题，可以从中国传统死亡观

中汲取有益的教益。如果说，现代人从

人生的品质来看，其水准要大大高于传

统人的话，那么现代人在死亡品质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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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无正确的人生观与人生操作，也对死亡产生

皆无法真正领悟其奥秘，从而导致生死两茫茫

则要远远低于传统人。主要是因为现代人有着比传统人更强烈

的生存意识，更炽热的物质欲求，更多更广的拥有，更清晰的

人生执著，所以，他们也就必然要承受更大、更多、更强烈的

死亡焦虑与痛苦。尤其是现代人把“生”与“死”截然断为两

节，以至

生死两不安

极大的恐惧与悲哀。

亡智慧，无论是儒家“杀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义”的

所以，沟通“生”与“死”，视“生”、“死”为互渗的两

个领域，乃是现代人建构起科学且合意死亡观的核心与基石。

中国传统死

精神超越死亡的方式，还是道家“生死齐一”之本体性超越死

亡的观念，抑或佛家“了生死”的“往生”式超越死亡的追

求，以及中国民间百姓皆坚信的“阴间”与“阳间”可互通的

神秘式超越死亡的方法，等等，皆旨在沟通“生”与“死”，

以寻找出生死的结合点，既为人生的性质与意义定位，又为人

死的性质与意义寻找到一种中国化的解释模式，并为人们坦然

地面对死和最终回归那永恒的“甜蜜之乡”提供一条可行之

途。

可以说，于百年来，中国人就是在这些观念的导引下，不

同程度地实现了“生死两相安”的理想状态。

故而，我对与会的诸位先生报告说，我在南昌大学开设

“生死哲学”课，在对学生进行死亡观教育的过程中，讲授的

宗旨是让学生们沟通“生”与“死”，破除生死截然二分的流

行观念。记得还在

年 ， 我 开 设时，约有

年我开设“中国死亡智慧”的选修课

余名学生报名听课，而到了

余人选修，第死哲学”的全校选修课时，第一学期有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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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

二学期也有 余人选修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中国人迫

切地需要这方面的知识。而我觉得，下世纪初，随着人们生活

水准的大幅度提升，“温饱”问题逐步解决，将使更多的中国

人关心“生死”问题，那时，人之生与死等有关问题及学说都

将成为“热点”与“显学”

我的演讲似乎引起在座的诸位先生、女士的极大兴趣。供

台湾成功大学和阳明大学医学院的赵可式博士告诉我，我

在台湾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专著《中国死亡智慧》是

她指定给学生的必读书，她和学生们都很喜欢这本书，有机会

她可以把学生写的读后感寄给我看。

我在台湾已出版了五种书，但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台湾读者

的反应，心中自然十分高兴。供职于台湾大学医院的邱泰源先

生会后也来找我，说：非常遗憾，因身体不适，未能听到我的

发言。台湾安宁照顾协会理事长钟昌宏博士、香港白普宁宁养

医院的李文豪医生、台湾耕莘医院的黄耀祖医师、台湾省立桃

园医院的杨友华医师等，则迫切地想要得到我在百花洲文艺出

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死亡文化大观》一书。后来，我与邱先生、

李先生同坐黄包车，在杭州找书店，还真的买着了这本书，总

算了结了一桩心愿。

记得我来杭州之前，心中还颇踟躇，因为我研究的课题是

“生死哲学”，我阅读的书籍多属哲学类，我授课的对象大多为

哲学系的学生，为文著书亦自认为是生死哲学方面的东西，还

从未与医学界打过交道，不知该不该去参加这属于医学领域的

临终关怀方面的学术讨论会。现在看来，我不仅应该到会，而

且要更自觉更主动地把自己十余年来有关生死哲学的研究引入

医学界，为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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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我进入马偕医院豪华的会议大厅，在月

天，就在晚上接到海峡会议结束，我返回南昌的家中仅

个月的手

那边的邱泰源先生打来的电话，希望我能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

安宁照顾协会第一届年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作特别演讲，我自然

欣喜万分，满口应允。接下来，我马不停蹄地办了

续，在邱泰源先生大力协助下，终于在金秋十月飞越海峡，到

了台湾，实现了心中的宿愿。

年

钟昌宏博士主持下，面对数百名来自台湾各大医院、医学院从

事安宁照顾工作的医生和护士，开始了我赴台后的首次演讲。

我认为，如何使临终病人达到“善终”，亦即让人们坦然、

平静地接受死亡的降临，是安宁照顾的主要目的，为此，不仅

需要调动医学的所有资源，还必须引入诸如心理学、宗教学，

尤其是生死哲学的研究成果。而在这方面，我们又尤其要重视

发掘中国传统的死亡智慧。因为安宁照顾主要的还不是医学技

术性的治疗（面对的患者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，只能做疼痛性

控制），它更是一种心理的、观念的、精神性的辅导和慰藉，

而任何人的观念、心理与精神的构成，无不受到民族的、历史

的、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。所以，要在中国大力推进安宁照顾

的事业，提高其效率，使患者“安死”，享有生命最后时光的

尊严与欢欣，就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的死亡智慧，使其成

为可供现代中国人、现代医学运用的宝贵资源。

焦

我在演讲中特别提出，对临终病人的精神性安抚，关键在

掌握其文化背景，对具有不同教育程度、思想观念、价值取向

者要运用不同的死亡智慧辅导之，这也许是提高安宁照顾工作

效率最重要的途径之一。而让患者，乃至一般的人免于死

虑与恐惧的最主要方法，就是使人们明白“生”中有“死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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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一个文“死”中有新“生”的观念，亦即“生死互渗”

化素质较低者，通常可从民间的“阴间”与“阳间”的死亡观

念中汲取智慧，从而达到“生死互渗”的体认；一个有极高道

德境界者可以从儒家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“三不朽”中获

得“生死互渗”的智慧；一个有高超人生艺术者可以从中国古

代道家“生死一体”的智慧走到“生死互渗”观；一个有宗教

情操者可以从佛家“了生死”的智慧中获得“生死互渗”的观

念，等等他们因此而不同程度地透悟了生死的本质，获得了

生死的大智慧，从而能够坦然而平静地走向死亡。

我这场有关“中国人之死亡智慧”的特别演讲，持续了

分钟，赢来了一片真诚的掌声。

会议休会时，我又见到了赵可式博士、杨友华医师、周长

旗修女、黄耀祖医师等等杭州会议上结识的朋友，心中十分高

兴，而许多先生、小姐则要求复印我的讲义，邀请我去他们供

职的大学和医院演讲，我自然满口答应。后来，邱泰源先生和

赵可式博士为安排我的演讲行程，足足忙了数个小时。于是我

在接下来的十余天中，或乘飞机，或搭火车、汽车，在台北、

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嘉义、花莲等地匆匆来回，分别到马偕医

院、台中荣总、佛光大学生死学研究所、台湾大学医学院缓和

病房、耕莘医院、台南护理学校、成功大学及医学院、高雄医

学院、辅仁大学哲学系、慈济医学院、台北荣总等处总共演讲

了 场，所到之处，颇受欢迎。我虽然紧张万分，讲得声音

都有些嘶哑，十分辛苦，亦无时间参观地方名胜，但心情颇

佳。演讲之余我拜访了仰慕已久的韦政通先生，畅谈甚欢，同

时还结识了杨炳南先生、陈良圭先生等一大批新朋友，实乃人

生一大幸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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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我上午在耕莘医院作了两场演讲，中月

回想起来，我在台湾的十余场演讲中，一般都比较自然，

因为我研究生死问题十余年，又为赴台而专门准备了半年之

久、但是，我在台大医院缓和病房的那场演讲真的有些怯场。

记得那是在

午由陆幼琴院长在日本料理馆设宴款待，席间有周长旗修女、

黄耀祖医师和各位新朋友在座，大家相聚甚欢，但我心中老有

些忐忑不安，就是因为下午有一场特殊的安排。

饭后，我们一行 人同车到达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缓和病

房。在一间宽敞的主大厅内，我居中而坐，护士小姐把近

位癌症末期病人推过来，他们全都容颜大变，精神萎靡不振，

身上、脸上还插着各种管子。后面站着患者的家属，再后则是

医生与护士、志工人员等，这就是邱泰源先生给我安排的特别

节目：为癌症晚期病人讲“生死智慧”

我记得当时我主要讲了两点：一是每个人之人生的意义与

价值并不是由生命时限的长短决定的，而是取决于人生的内蕴

是否丰富。人终必一死，或迟或早，这也许就是“命”，以人

力是无法违背的。所以人们只能在生前努力地奋斗，品尝各种

人生的滋味，到死时也就应该安然瞑目了。古人把此叫做“尽

人事，以俟天命”，即每个人必须尽人事，即使患了绝症，也

要努力。不仅医护人员要努力，家属要努力，病者本人更要努

力，一切的事都已做完，那就要顺从“天命”，面带微笑，迈

向生命的终点。讲到此，我又提到《荀子 大略》中孔子与子

贡谈到的“安息与休止”的故事，说明了人们生前如果十二分

地刻苦，无一时一刻喘息的机会，就能够去憧憬“死”，发出

“大哉，死乎”的感慨，并体会到死作为甜蜜的“永恒之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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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从事生

日。龚鹏程校长、

的巨大价值，从而消解一切死亡的恐惧与焦虑。

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生前就要建构起某种生死

观，来达到超越死亡的境界。其中关键是意识到“生”与

“死”是互渗和密不可分的，比如，人活着的机体本身就蕴藉

着死亡。像细胞每时每刻都在死亡和再生，人的机体也在不断

地死亡和新生，等等。又比如，人活了一日、一月、一年、十

年、百年，但反向来看，则是死去了百年、死去了十年、死去

一年、死去了一月，死去了一日。又如，人必在某个特定的

时刻突然就具有了死亡的意识，从此，人的整个生命行程都蕴

含着死亡的观念。由此可知，“生”与“死”不仅密不可分，

而且互相渗透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对每时每刻都在自我之身上出

现之“死”又何必去恐惧呢？

我的演讲持续约一个小时，接着回答了两个问题，周长旗

修女还对我的演讲做了一些回应，看得出效果不错。会后邱泰

源先生专门对我表示感谢，我在台湾的“演讲历险”终于结

束，回到台大医学院医护大楼的特别接待室，我情不自禁地松

了一口气。

月我在台湾最专业化的演讲是在

纽则诚所长热情相邀，我终于到了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个生死学

研究所所在地一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。我对约

死学研究的学生和教师们讲到，台湾的生死学研究是在傅伟勋

教授大力推动下蓬勃开展起来的，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，尤

其是与医学领域的安宁照顾相结合，使学术直接化为操作，这

方面是大陆望尘莫及的。但是，就我有限的阅读面来看，台湾

参见本书第三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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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好地“生”，也只有结合人生问题

年代出

年 月

的生死学几乎主要集中在研究有关死亡的问题上，生死学成了

“死学”，而不谈人生问题。台湾书市上也有大量关于人生的书

籍，但多为具体性、指导性的人生书，绝不谈“死”。所以，

在方法上还是有欠缺的在我看来，研究“死”是为了谈

“生”，探讨“死”，是为

世纪初，将肯定会在中

研究“死”，才能真正把握“死”。因此，研究人生一定要将死

亡问题纳入其中，否则人生问题也研究不透。我以为，中华民

族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磨难之后，经济发展有突飞猛进之态势，

当今，中国社会、政治、人的思想观念、价值取向、思维方式

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所以，人之“生”、“死”问题将日益

突出，这就为生死学，或生死哲学、人生哲学、人生学、人生

科学的发展，灌注了巨大的动力。

世纪国产生人生观、死亡观问题的大讨论，一如

现的“科玄论战”一样，它将为全面振兴的中华民族寻找到精

神家园和生死的准则。我的演讲赢得诸位同仁热烈的掌声。

紧张、忙碌的半个月过去了，我的台湾之行结束了，

日 时，我搭乘国泰民航班机准点起飞，告别了热

情、细致、敬业精神十分突出的台湾各界的新老朋友们。看着

机下一望无垠的蔚蓝色大海，默默地数着机翼旁大朵大朵的白

云，我全身轻松，遥祝海峡两岸的文化与学术交流更加频繁，

共促全体中国人的福祉。

现在，我将在台湾各地演讲的稿子予以补充、扩展、深

化，便成了摆在诸位面前的这本小书。这本书决不能帮助人们

摆脱死亡，而是要从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念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

的死亡实践中发掘有益的资源，并融入作者十余年对生死哲学

的研究成果，以便让读者能够在咀嚼古老的死亡观念、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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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郑晓江序于

年

上，认识及掌握生死的性质与意义，通过透悟“死”而更好地

“生”，终则达到生死两相安的人生最佳的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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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问功夫，

于一切声利嗜好，

俱能脱落殆尽，

尚有一种生死观念，

毫发挂带，

便于全体未有融释处。

人于生死念头

本从身心性命根上带来

故不易去。

若于此处见得破，

透得过，

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，

方是尽性至命之学。

王阳明《传习录》

第 11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

“死”是每种有生之物的最终结

局，“死”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，

“死”是每个人无从躲避的宿命。人一

思及此、一念及此，便会恐惧不安，甚

至会万念俱灰，从而在人生中做出一些

异常或反常的行为来。现代人在人生的

状态上要远远高于传统人，但由于特别

关注“生”，无暇对死作深度思考，在

死亡的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，这就

使现代人之生活品质难以真正地提高。

所以，我们不仅需要建构一种科学且合

意的人生观，还必须拥有正确的死亡

观，以获得某种生死的大智慧，从而既

提高生命的质量，获得幸福、顺畅、快

乐的人生，同时也能够消解对死亡的心

理恐惧，平抑死亡引发的悲痛与创伤，

并为人生充上永不枯竭的动力，最终超

越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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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生活品质

人们要获得人生幸福与超越死亡的智慧，首先必须区分三

个既有密切联系，又有不同含义的概念，它们就是：生存品

质、生活品质以及人生的品质。生存的品质主要指人们获取物

质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，人们脑力与体力支出的紧张程度，以

及人们获得闲暇时间的多少。人类生存的品质往往与社会生产

力的提高、科学技术的发展、个人心智体能的支出等成正比。

以今日人类生活的状况来看，生存的品质无疑大为提高了，而

且将可能进一步迅速提高。生活的品质则指人们对生存状况的

满意程度，对人生过程感觉到的幸福、舒心与顺畅，它往往与

人之主观感受、文化素养及社会发展状态相关。以今天人类生

活的实际情况而言，生活的品质比之传统社会的状态虽然有所

提升，但并未能得到与生存品质同步的提高，有些方面甚至比

之古人还下降了，因为有时人们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并不高，人

们产生的痛苦反而更加强烈。人生的品质除了包含有人生存方

面的物质获取、人生活方面的主观感受之外，还涵括人的观

念、思维方式、智慧与理念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要获得较高的

人生品质，就必须在求利求欲求感受之外，还需努力地去获得

正确的观念、思维方式与智慧，去建构某种终极的人生目标，

这样才可能在解决生存与生活问题的同时去获得极高的智慧，

以洞悉生死奥秘，驾驭和损益人生，从而既能较好解决人生之

问题，亦能进一步解决死亡问题，达到一种超越死亡的境界。

一个人可能拥有较高的生存品质 其物质生活很丰富，

其感受的幸福度很低，总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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氢弹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

得人生之路不顺畅，为人处事不舒心，于是也就谈不上拥有较

高的人生品质。

一个人可能达到了较高的生存品质，也获得了一种生活上

的满意，感受到人生的幸福，但却因为没有建构某种人生的理

念，没有获取生死的智慧，从而影响到人生品质的相应提高，

这样就影响了整个人生状态的提升。

但是，一个人若能建构一整套好的观念，一套高超的生死

智慧，由较高的人生品质出发，就可以在较低的生存品质的状

态中达到较高的生活品质。因为其对物质的匮乏、生活的艰辛

能从心理上加以转化，做到坦然而受，使精神可以保持幸福的

状态，并因为获得了对死亡的达观态度，从而使整个人生状态

进入了佳境。

可见，生存品质、生活品质和人生的品质是三种十分复杂

的状态，三者之间的关系亦错综难辨，但掌握了三者的联系与

区别，并有意识地灌注于人生的实践活动中，必可增加我们获

取人生幸福与顺畅的能力，终则凝聚出生死的大智慧，达到超

越死亡的最高人生境界。

如果说现代社会中的人，在生存的品质上比之传统社会里

的人远远要高的话，那么在生活的品质方面则不能这么说，虽

然有些方面提高了，有些方面则还不如传统社会中的人。

比如引起人类集体心焦的环境污染，它可毁灭整个自然生

态，使人无法生存下去。又如核战争，核国家掌握的原子弹、

怎不引发全人类的恐惧？再比如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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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同时也增加了患者亲属对死亡的害怕及悲

会生活的某些无序化发展、个人私利私欲的无限膨胀、社会公

正的沦丧、腐败现象的蔓延等等，也极大地威胁着人们的正常

生活与发展，等等。它们共同造成人类幸福感受程度的下降，

使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难以与生存品质的提高同步进行。

如果从更深的层面来观察，现代人之人生品质的提升甚至

还不能与生活品质的提高同步进行，因为现代人受到比传统人

更大更强烈的死亡恐惧的煎熬。

为什么说现代人的死亡恐惧比之传统人更强烈呢？

”这即所

第一，大多数的现代人都以求利、求享受为人生的核心目

标，整个社会亦以利润与经济发展为轴心，人人追求物质与金

钱的获取，沉迷于生活享乐之中。人对“生”越依恋，就越无

法割舍，当死神不可避免地降临时，必使人产生更大的痛苦。

如某富豪身患绝症，知其将不久于人世时，异常痛苦，他拉着

医生的手说：“我怎么能死呢？我有几千万的财产啊

谓求“生”越厚，则“死”前越痛苦。

第二，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，比之传统社会，已

可挽救许许多多人的生命，使之免于死亡。而对一些诸如癌

症、艾滋病等无法治愈的病症，亦可越来越延长患者的生命时

限在这段走向死亡的时光中，病人数着日子生活，感受到特

别恐怖的死亡阴影在逼近，浸透于浓厚的死亡气息之中。由于

人的自我意识特别清晰，大大增加了对死亡的恐惧与痛苦的强

等先生对

恸。根据庄慧玉

例即将死亡的病人临终前的观察，发现他们死前

的不安与恐惧有年龄上的区别：“老年人涉历艰辛，十分向往

安度晚年。中年人多有妻子儿女、白发父母，虑及自己死后上

不能孝养送终老人，中不能与妻白头偕老、完成自己的事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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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之终

下不能为儿女成家立业青年人则为其美好的恋爱、婚姻和事

可见，年轻的绝症患者，死前的不安与恐

上而遗憾终生。因而病人极端痛苦、恐惧，从而加速病

情恶化和死亡”

惧多起于没有享受到或享受完人生的美好，而年龄大的患者则

因家庭责任未能完成而痛心不已。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大大延长

了患者临终到死亡的间隔时间，使患者能从容地思前念后，于

是“死神”在人生中肆虐，人们也就深深地品尝到死前的痛苦

与恐惧。

第三，现代人，尤其是拥有科学与逻辑思维者，因为无法

沟通生死而更恐惧死、更害怕死，从而使人生的品质难以提

高。现代人因为拥有科学理性，更能体会到生与死的区别：

“生”充满活力，是新鲜的、健美的、朝气蓬勃的，而“死”

则是无生气的、臭腐的、销蚀的；“生”意味着拥有，意味着

金钱、美貌、地位、声誉的获取，而“死”则是丧失，一切的

心血、追求、拥有过的东西灰飞烟灭，化为乌有；“生”有亲

情、有朋友，有令人愉快的各种关系，而“死”则是撕心裂肺

般的离别，是一切亲人好友、社会关系的丧失；人“生”之

中，可以通过种种努力改变自我的存在状态、改变事物的发展

进程、改变他人的某种态度，等等。因此，人生是可变、可

塑、可损益的，而人之“死”则不可变，它总是要来到，总会

在某时、某刻、某地、某状态必然降临，这是人怎样努力都不

可改变的悲惨结局；人之“生”是一个从无知到有些知到知之

甚多的讨程 社会与世界虽然奥秘无穷，但呈现为一种可知之

研讨会 文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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